
落红最是有情物

李浴洋

———记郭在贻先生

“齐鲁之秀”

郭在贻先生（1939—1989），号旻盦（又作旻庵）居士，室名朴学斋、
仪二王（即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笔者注）斋、冷凳斋。 1939年1月11
日， 郭先生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碑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 幼年丧父的
他，由母亲和大哥抚养成人。 大哥郭连贻先生大器晚成，现为山东省文
史馆馆员，在书法创作和古籍整理等领域均有建树。 二哥南下参军，不
幸早逝。 三哥在两岁时夭折，不入族谱。 因此，郭在贻先生排行老三，在
给大哥的家书中多以“三弟”自署。
碑楼村三面环山，气候宜人，尽管地处北国，却颇具江南情调。这里

的乡风在齐鲁大地淳朴和厚重的基础上，平添了几分温润与精致。年少
的郭在贻聪颖好学，大哥至今珍藏着他读小学时使用的作文本，字迹清
秀，语句通顺，很难让人相信是出自一个未及十岁的孩子的手笔。 1950
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碑楼村初级小学，转赴邹平县马庄完小继
续读书。 深谙孝悌之道的他，在刻苦学习之馀积极参加劳动，每天的清
晨和黄昏，老乡们都能看到他割草、放牛的身影。

1951年，郭先生只身离开家乡，前往张店市初级中学就读。在此期间，
郭先生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时隔三十馀年，他还能清晰地列举出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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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部分书目：“其间酷嗜小说，所读书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猎人笔
记》、《烟》、《父与子》、《蒋光慈选集》、《殷夫选集》、《地下的笑声》等。 ”（郭
在贻《自订年谱》）他在语文学习方面的潜质被逐渐发掘出来，作文曾得到
校长王玉堂先生的好评。 郭在贻先生在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活时曾说：“读
书的面不妨宽一些，中外古今文史哲，都要涉猎一些，这对于提高一个人
的文化素质大有益处。 ”（郭在贻《回顾我的读书生活》）博览群书是郭先生
治学的显著特色，这一习惯大概就源于他在初中阶段所受的训练吧。尽管
郭先生以训诂学名世，但终其一生都对文学作品十分钟爱。据他的弟子王
云路回忆：“在郭老师去世的前四天，还让我到他家里把《普希金文集》和
《唐宋名家词选》拿来读给他听。 ”（王云路《难以忘却的思念》）

1954年，郭在贻先生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为了给经济拮据的
家庭节约开支，他提出报考学费远低于一般高中的烟台水产学校。正在
浙江舟山参军的大哥得知消息后，彻夜难眠。郭连贻先生深知三弟酷爱
读书，文史之学更是其志趣所在，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忍痛割爱呢？ 不
久，郭先生收到大哥的来信，劝他改考济南市第三中学，并称自己所属
的部队已经改为薪金制，能够负担得起他全部学费。 这样，郭先生才放
心地前往省城求学。 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师范学院（1958
年改名为杭州大学———笔者注）中文系。 值得一提的是，自郭先生阔别
家乡以来，他和大哥就形成了互通书信的习惯，兄弟间的家书往还跨越
三十馀年，直至其病殁。 《郭在贻文集》的编者们注意到，书信是郭先生
著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了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先生治学、生活的
各个方面，我们把所能征集到的所有先生的书信都收入了《函札存稿》，
共计收录给70位友朋的248封信件”（《郭在贻文集·前言》），其中包括给
大哥的家书6封。 郭连贻先生在三弟去世后对所藏的家书进行了整理，
装订为14册，共计679页。 这批家书的数量超过了《文集》收录的郭在贻
先生给友朋信件的总量，真实地记录了郭先生自“文革”后期至去世前
（最后一封家书写于1988年11月1日；50年代至70年代前期的家书已在
“文革”中不幸被毁———笔者注）的思想历程和生活状况。这批珍贵的史
料除了有两幅作为当代尺牍书法的精品曾发表（苏晓敏《奇葩生同根，
翰墨写文心》，《书法》2005年第3期）之外，绝大部分依旧珍藏在郭在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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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故居内。 郭连贻先生在这座自己筹资修建的“旻庵居士故居”中
接受笔者采访时，曾介绍这批家书的内容：“苦闷时多，欢快时少，几乎
无一信不谈病。 在贻给我的信多，我给他的少。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批
尚未发表的家书正是一部别样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1957年，郭在贻先生南下杭州，开始在浙江师范学院（即后来的杭州
大学）深造。 在四年的学习生活中，除了参加各种运动外，他几乎把所有
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1961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留校。从50年代
起一直在杭州大学任教的姜亮夫先生是训诂、楚辞和敦煌学等研究领域
的泰斗。 是时，他已近耳顺之年，目力又每况愈下，因此向系里提出希望
配备一名助手。 经过在杭大优秀毕业生中的层层选拔，郭先生脱颖而出，
成为姜先生的助手，被安排在杭大语言文学研究室工作。 在这场角逐中，
除了第一名的毕业成绩和本科阶段刻苦攻读的“盛名”之外，还有一个原
因增加了郭先生的“胜算”，那便是高亨先生的举荐。 高亨先生与姜亮夫
先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的同学，建国后任教于山东大学。 一个偶然
的机会，他见到了本科在读的郭先生的读书笔记，非常欣赏这位晚辈在
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缜密思维和独到见解。 当他听说姜亮夫先生征招助
手时，便郑重推荐了郭先生。 据郭连贻先生回忆，高先生用了“齐鲁之秀，
重点培养”八个字评价郭先生。事后，姜先生曾给高先生复信。如今，这封
回信便珍藏在“旻庵先生故居”里，可以作为一段学林佳话的佐证了。
从1961年到1965年，郭在贻先生在研究室内度过了四年平静的书

斋生活。 这段时光是他所津津乐道的，1988年，他应《文史知识》编辑部
的邀请撰写《回顾我的读书生活》时，着重介绍的就是这些“夜阑人静
之时，一卷在手，青灯独对，觉得人生的乐趣，盖无过于此了”的日子。
这篇原刊于《文史知识》1988年第9期上的文章，是郭先生第一次也是
唯一一次以书面形式系统地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活。 从中，这位“齐鲁之
秀”孜孜不倦的身影跃然于读者眼前：为了躲避集体宿舍的嘈杂，他借
口神经衰弱，搬进了资料室里独居；以语言文字学作为读书重点，段玉
裁的《说文解字注》先后看了三四遍，遍遍批注，层层浮签，全书“丹黄
烂然”；此外，广泛涉猎文史哲以及各类书籍，以《丛书集成初编》为纲，
遍览前人的笔记小说；他埋首攻读，时常错过饭时，在路边买一只甜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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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饥后便又回到书桌前……郭先生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博学厚积，即
使在“文革”期间也未尝中断读书，凭借自己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为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经年累月的读书生活
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这是后话。

“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

2001年1月，为了纪念郭在贻先生逝世十二周年，浙江大学开始整
理编辑《郭在贻文集》，由郭先生的弟子张涌泉、王云路、方一新三位先
生担任主编。 2002年，《文集》出版，著名训诂学家、郭先生生前好友许
嘉璐先生作了长篇序言。 许先生称赞郭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
之一”，因为“我们的苦乐，总是与共和国的命运相伴，从50年代起，该
经历的都经历了；可能是因为研究古代文献，传统优秀文化在他身上
体现得极为充分： 对学问执著， 对友人诚笃， 对名利淡泊”（许嘉璐
《序》）。 郭先生的后二十年，已经不仅是“齐鲁之秀”，而是通过自己坚
实的步伐，成长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之一”。

1965年，“四清”运动开始。 1966年，“文革”爆发，研究室被“砸烂”，郭
先生不得不匆匆结束平静的读书生活，参加学校文艺写作班子和“大串
联”，前往干校劳动。 即便如此，他还是争分夺秒、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求
学。 1973年，他赴京修改写作班子撰写的评《红楼梦》的文章时，趁机“擅
自”拜访了魏建功和游国恩两位先生，并去琉璃厂逛了一遭。 1975年，在
“评法批儒”运动的浪潮中，他参加了注释章太炎先生著作的工作。 他把
一本《章太炎著作选》寄回家乡，叮嘱大哥“窥见这位伟大学者的学问是
何等的精博”（郭在贻《致郭连贻（一）》）。 在那些举国浩劫的岁月里，郭先
生坚守自己的学术良知，以实际行动捍卫着祖国文化的尊严。 据许嘉璐
先生回忆：“他常跟我说，他现在的成绩，主要是靠‘文革’十年打下的功
底。 那时外边大喇叭哇啦哇啦叫，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读书，真做到了‘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文献书’。 别人打派仗，他打‘冷仗’、‘硬仗’。 ”
（许嘉璐《序》）正是在这个没有哪个地方可以安得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
年代里， 郭先生的读书生活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博览群书打
基础转而为进行专门性的研究”（郭在贻《回顾我的读书生活》）。 在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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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先生的影响下，郭先生开始研究楚辞，通览了杭州大学和浙江图书馆
所藏的所有关于楚辞的研究著作，写成了《楚辞解诂》一文，致力于解决
楚辞中的诸多训诂问题。 这篇文章七易其稿，是“文革”时期郭先生心血
的结晶。 《楚辞解诂》在《文史》1979年第6辑发表后，与郭先生的另一篇代
表作《唐代白话诗释词》（刊于《中国语文》1983年第6期）一道，为郭先生
赢得了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青年语言学家奖金。
从《楚辞解诂》到《唐代白话诗释词》，郭在贻先生在训诂学的研究领

域中实现了自己的新变。 “文革”结束后，郭先生同广大知识分子一样，拥
抱“科学的春天”，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他先后整理发表了数
篇“文革”期间的旧稿，除《楚辞解诂》外，主要还有《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
研究》 等五篇系列研究论文和 《近七十年来的楚辞研究》、《楚辞要籍述
评》，以及《汉书札记》、《论衡札记》和《古代汉语词义札记》等。 可以看出，
郭先生在十年浩劫期间的研究重点是楚辞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进
入新时期，郭先生在蒋礼鸿先生的影响下，开始考释古典文献中的“字面
生僻而义晦”或“字面普通而义别”的方俗语词。 对方俗语词的研究，为郭
先生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进一步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朴学界的重要地位。
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郭先生继往开来，先后发表了有关论文四十馀篇。
郭先生对方俗语词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既汲取了前辈学
者经常使用的归纳类比的训释方法， 又善于把俗语词研究与文字校勘结
合起来进行考察”；二是“将俗语词的考释和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结合起来，
追本溯源，求其会通”，“那些较为特殊的语言现象”是他关注的重点；三是
“从理论上对俗语词研究的特点与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文集·前
言》）。 郭先生的这些成果多为不刊之论，且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在1986年
出版的《训诂学》中，郭先生将方俗语词的研究列为专章，这是训诂学教材
编纂史上的创举，开拓了训诂学研究的新疆域。这本《训诂学》自出版后已
经完成两次修订，是建国以来最具影响力的训诂学著作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初，郭在贻先生开始研究敦煌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问

题。 1987年，郭先生和他的两位学生张涌泉、黄征合作，启动了“敦煌学
三书”（即《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和《敦煌吐鲁番字典》
———笔者注）的撰写工作。 在《敦煌变文集校议》的《前言》中，郭先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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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校勘变文必须通晓俗字”、“校勘变文必须明了方言俗语以及佛教
专门术语”、“校勘原文必须谙熟当时的书写特点”和“校勘变文必须尊
重原文，不可轻加改订”。 这不仅是校议敦煌变文集的原则，也是郭先
生一生践行的学术规范，从中不难窥见他是如何“坐实”自己的座右铭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的。 以郭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
不仅继承了乾嘉以降国学大师们的学术业绩，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发扬了朴学精神，对于扭转学风、匡正时弊具有积极意义。

1989年1月10日，郭在贻先生病逝于杭州。 此时，距离他五十岁的
生日仅剩一天。许嘉璐先生在其墓志中写道：“一代俊秀，中道而殒。凶
问所至，士林潸然。 ”（许嘉璐《郭在贻教授墓志》）此言不虚，郭先生的
逝世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翻阅浙江省敦煌研究会编印的《郭在
贻先生纪念集》便得明证。 在有限的学术生涯中，郭先生留下了丰富的
“遗产”，以及有待于他的弟子和及门弟子们秉承的“遗志”。 “在姜亮
夫、蒋礼鸿两位先辈导夫先路之后，经在贻传递薪火，杭大———也就是
今天的浙江大学———在敦煌学、近代俗语词和俗文字研究领域已成海
内外重镇”（许嘉璐《序》）如今，“浙江敦煌学研究”已经成为学界关注
的文化现象（赵和平《试论浙江敦煌学研究的特色》），对此，郭先生功
不可没。 他1979年被评为讲师，198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6年被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定为博士生导师，是当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年轻
的博士生导师，以杭州大学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他生前
还兼任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
究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副会长、浙江省语
言学会副会长等职，经常赴各地参加学术会议并讲学。
郭在贻先生已经逝世二十年了，学术界并没有忘记他。 在他身后，

未带完的学生顺利毕业，未完成的研究项目业已结题。 《郭在贻语言文
学论稿》、《郭在贻敦煌学论集》先后问世，连同他生前出版的《训诂丛
稿》、《训诂学》 和定稿的 《敦煌变文集校议》， 以及其他传世文稿，在
2002年由中华书局以四卷本《郭在贻文集》的形式推出。 同年，“姜亮
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纪念会暨汉语史、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浙江大学举行。 2004年，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生王虎完成了题为《郭在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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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思想与训诂成就》的学位论文，郭先生日益成为研究对象，在学术
史的视野下对“郭在贻”进行考察的工作已经起步。
尽管郭先生毕生研究的是较为冷僻的学问，但他并不是一位“书呆

子”，他热爱大自然，经常流连于西子湖、阮公墩和黄龙洞。 他具有很高
的书法造诣，对古典诗词也钟爱有加，他有一首《落红》诗，曰：

摇曳吟鞭下翠微，千山萧寂雨霏霏。
落红最是有情物，竞堕春衫伴我归。

“落红最是有情物”，这恰是郭在贻先生的写照。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0 年 2 月 22 日，是现代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林庚先生百年诞辰日。1 月
10 日，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主办的纪念林庚先生百年诞辰学
术研讨会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位学者，以及北大众
多仰慕林先生的同学，济济一堂，共同缅怀林先生的学术与人格风范。
北大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教授、北大新诗研究所所长谢冕教授、北大中文系

党委书记蒋朗朗教授先后致辞。 袁先生用“诗人的气质，学者的襟怀”来概括林先生
的一生，认为林先生总是将其诗歌创作、学术研究与其人格相统一，达到了诗歌魅
力、学术魅力与人格魅力的交融。 谢冕先生指出，林先生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诗
人，他不仅写诗，更把他对诗的感悟注入了生命之中，他的生命因之始终充满了诗
意与诗情。 先生虽然远去了，但先生留下了一个青春和创造的世界。 蒋朗朗教授在
致辞中说，林先生一生潜心于现代新诗的创作与古代文学的研究，他所提出的盛唐
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怀等观点，正体现了其作为学者兼诗人的真诚与执着，而这
也恰恰是百年中文系学人们学术与做人品格的集中体现。 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
教授在外讲学，也发来贺信。
与会学者， 或分别讲述求学期间所感受的先生课堂上的气韵生动与生活中的

潇洒儒雅，并回忆了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或侧重分析林先生的新诗创作成就，
及其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 高度评价了先生在新诗写作实践和理论上
所做的探索；或分别探讨了林先生在楚辞研究、唐诗研究、古代小说研究以及文学
史写作等方面做出的卓越成就。 葛晓音、潘建国等还就整理林先生遗稿中新发现的
先生手稿、论著等作了说明。
林先生的女儿林容女士在发言中，追忆了林先生生前的点点滴滴。 同时，林容

女士代表家属，将先生生前所用的讲课资料、手稿、专著、工具书等赠送给了北大中
文系。 （仲文）

纪念林庚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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